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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巴特勒·叶芝 1865 年出生于爱尔兰小镇山

迪蒙，是爱尔兰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才华横溢，

一生笔耕不辍，在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方面都有

不俗的成就，因对爱尔兰文学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于 1923 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叶芝的诗歌构思精

巧，音韵和谐，且善于借助象征手法表达自身对生命

的深度思考。纵观叶芝的诗歌，无论在哪一时期，玫

瑰始终都是诗歌中的重要意象，被诗人赋予了丰富的

内涵。总的来说，玫瑰的象征性含义主要可以分为三

大类：见证了诗人对纯洁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寄托

了诗人对爱尔兰文化复兴的殷切期望，象征着诗人毕

生追寻的永恒之美与真理。

一、浪漫多情的玫瑰：叶芝与茅德·冈

玫瑰与爱情的联系早已建立，希腊神话中就有

记载：象征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特曾恋上一位年

轻英俊的猎人，在爱人死于一次狩猎事故后，阿弗

洛狄特将爱人的鲜血幻化成鲜艳美丽的玫瑰以表达

对恋人的怀念。自此以后，玫瑰便成为浪漫爱情的

代表，而玫瑰的尖刺也寓意着爱情给人带来甜蜜的

同时也会带来痛苦。叶芝的诗歌中也不乏浪漫多情

的玫瑰意象，而这玫瑰意象正是他苦恋一生的佳人茅

德·冈的化身。

茅德·冈出生于一个富庶的爱尔兰家庭，她不仅

是一位美丽的演员，还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定

拥护者。1889 年，叶芝与茅德·冈在伦敦初遇，对这

位美丽而又独立的女子一见钟情。他在自己的回忆

录中写道：“她宛若一位女神般地缓缓走来，她是那

样的光彩夺目，如同绽放在阳光下的鲜花”［1］（P120）。

尽管自己向茅德·冈数次求婚都遭到拒绝，但叶芝并

没有改变对茅德·冈的爱慕，在众多诗歌中以高度艺

术化的手法表达了对纯洁爱情的不懈追求，《致时光

十字架上的玫瑰》便是其经典作品。首先，全诗有两

个主体意象，即玫瑰和时光十字架，可分别视为女性

和男性的象征，十字架在基督教中更是神圣精神的化

身。通过组合象征女性的玫瑰与象征男性的神圣十

字架，叶芝表明自己“对爱人的爱慕之情已经超越了

世俗的界限，进入了更深刻的精神层面”［2］（P23）。

其次，诗人在开篇称这朵玫瑰为“红艳的玫瑰，高贵

的玫瑰，令人哀伤的玫瑰”［3］（P58），通过连续使用三

个形容词精确、细致地描绘了自己复杂的心态：红艳

的玫瑰是对爱人美丽外貌的直接赞美，高贵的玫瑰突

出了爱人在诗人心中高贵典雅的形象，令人哀伤的玫

瑰则表达了诗人屡次求婚被拒的忧伤，将诗人坠入爱

河的甜蜜幸福与被爱人拒绝的遗憾伤感交织在一起。

此外，诗人在诗中多次呼唤这朵美丽的玫瑰靠近自

己，这反复深情的呼唤不仅使全诗节奏紧凑、层层递

进，还在言语间透露出对爱人可望不可及的伤怀。

二、热烈明艳的玫瑰：叶芝与爱尔兰

叶芝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爱尔兰度过，爱尔

兰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对其诗

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目睹英国长期的殖民统

治对爱尔兰本土文化的摧残后，叶芝决心投入爱尔兰

文学复兴运动，希望借助文学的力量帮助爱尔兰人重

拾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以期最后使其摆脱殖

民统治，重新赢得民族独立。

玫瑰本身就是爱尔兰文化的重要象征意象。叶

芝在许多诗中都将祖国比喻为一朵美丽却受伤的玫

瑰，以此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爱与关怀。例如，在诗歌

《爱人倾诉心中的玫瑰》中，诗人写道：“一切都是

破烂丑陋，一切都是陈旧荒芜”，正如长期遭受英国

叶芝诗歌中玫瑰的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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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的爱尔兰，人们流离失所，生活穷困潦倒，

诗歌描写的爱尔兰破败落后的现状与其曾经辉煌灿

烂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诗人并没有一味地沉

溺于悲伤中，他向所有爱尔兰人们承诺“玫瑰仍会怒

放在心头”［3］（P171），正如自己的祖国虽然当下满目

疮痍，但叶芝坚信凭借大家的团结努力，爱尔兰必将

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在为纪念 1916 年复活节起义所作的《玫瑰树》一

诗中，诗人借爱尔兰民族英雄帕特里克·皮尔斯和詹

姆斯·康诺利之口豪迈地宣告：“凄风自苦海而来，摧

残了玫瑰树。花树需要浇灌方可重抽绿枝，唯有鲜血

才可染就真正鲜艳的玫瑰”［4］（P272）。诗句中的“凄

风”“苦海”象征着英国殖民统治对爱尔兰本土文化

的摧残。诗人认为，只有浇灌才能让这株枯萎的花树

重新焕发生机，正如只有奋起反抗才能为爱尔兰重新

赢得自由与独立，正是那些争取爱尔兰独立而牺牲的

勇士的鲜血染红了玫瑰，使它如此鲜艳明丽。通过对

勇士的歌颂，诗人渲染了雄浑悲壮的气氛，高度赞赏

了爱尔兰民族英雄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号召更多

热血青年投入到爱尔兰复兴运动中。而在《致爱尔兰

的未来》中，诗人则将祖国比喻为一位美丽的女子，

她的长裙上点缀着朵朵娇艳欲滴的玫瑰。诗人为她

的美丽所倾倒，并承诺“只要我能够，我要为你歌颂。

我把心铸入了我的诗行，使你们在隐约的未来时光，

会明白我的心与他们同往，追随鲜红玫瑰镶边的衣

裳”。在此，诗人并没有将创造的主题拘泥于个人情

感，而是将美丽的祖国爱尔兰作为自己诗歌永恒的主

题，从而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对祖国的热爱高度结合

在一起，表明了自身愿将毕生精力献给爱尔兰复兴事

业的决心。

三、高贵神秘的玫瑰：叶芝与神秘主义

叶芝一生都对神秘主义颇感兴趣，曾于 1895 年

与茅德·冈一同加入了“金色黄昏”组织，共同研究西

方神秘宗教仪式。在此期间，叶芝接触到了许多神秘

主义哲学理念，对人与自然、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

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些都对其创作产生了

长久的影响。叶芝在其晚年创作的作品中，多借助充

满神秘主义色彩的超自然元素表达自身对纯洁神圣

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永恒真理的追求。

弗兰克指出，叶芝的《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

不仅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更是一首充满神秘主义色

彩的作品。他认为，作为全诗主体意象的“时光十字

架”一方面是“金色黄昏”组织的象征，暗示着叶芝曾

与这一组织有着密切的关联，“十字架”与“玫瑰”两

种意象的组合则“象征着宗教与美，灵魂与躯体，生

命与死亡的结合”［4］（P131），这种对俗世的超越也是

神秘主义所追寻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玫瑰代表着

外在的、俗世间的美丽，“时光十字架”则预示着时

间的流逝，诗人试图通过二者的结合告诉人们：俗世

的美丽稍纵即逝，只有将外在的美丽升华为灵魂的圣

洁，美丽才能得以永存。

叶芝的另一首代表作《诗人祈求四大之力》中的

玫瑰，则象征着诗人心中所追求的纯粹而神圣的精神

世界。诗中提及的四大之力指古希腊人认为的构成

世界的四大元素，即地、水、火、风。诗人笔下的玫瑰

似少女般美丽而娇弱，它拥有令众生倾倒的魅力，

甚至连天神也爱怜它，但这样的美脆弱无比，只能存

活在诗人的理想之中。因此，诗人祈求“巨浪、狂风

和大火的伟大力量，用你们和谐的合唱环绕我所爱的

她，把她哄入安宁”［5］（P195）。这朵美丽柔弱的玫瑰

正如叶芝所追求的精神世界：超脱于俗世，纯粹圣洁

却又脆弱易碎，永远都可望而不可及。

四、结语

叶芝在其诗歌中大量运用玫瑰意象，使用象征手

法赋予了玫瑰多重含义：浪漫多情的玫瑰是诗人心中

恋人的美丽化身，表达了叶芝对爱人的思慕与眷恋；

热烈明艳的玫瑰是爱尔兰传统文化的代表，象征着爱

尔兰灿烂的历史与文明，也寄托着叶芝对祖国命运的

深切关注；高贵神秘的玫瑰寓意纯粹圣洁却又脆弱易

碎的精神世界。叶芝诗歌中这些姿态各异的玫瑰意

象，或美艳，或热烈，或娇弱，或不朽，但都体现了叶

芝作为一名优秀诗人高超的创作技巧，饱含深刻的人

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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